渐行渐远的高中记忆
——谨以此献给我的母校南京金陵中学

2015年初夏，为探望重病的弟弟，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南京，那个装满儿时回忆、常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。我所住的中山大厦紧邻着我的母校——南京金陵中学（原南京十中）。
一天有空闲，我想去看看母校，于是信步走到学校门口。门卫听说我是老校友，非常热情地让我进校参观。这是我1960年高中毕业迈出学校大门后，时隔55年再次踏进母校啊！
因是休息日，校园很清静，举目四望，依稀记忆中的老屋和校园环境都变化很大。从前我最爱去的图书馆、体育馆经过改扩建焕然一新，那座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钟楼依旧还是那样令人肃然起敬，新建的科学馆、汇贤楼、汇智楼等建筑，更彰显出母校崇尚知识、严谨务实的校风。我边走边看，脑海里回忆起沉寂多年的高中往事。
我是1957年至1960年在这里度过高中时光的，那时叫南京十中。我们1960年这一届毕业生，与之前和之后的毕业生相比，有着非常特殊的命运和经历。
[bookmark: _GoBack]1957年我们刚进学校不久，就遇上多事之秋。学校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“反右”运动，揭发和批判老师“反党”言行的大字报贴满了教学楼外墙和人行道两侧。就连我认为上课讲得最好、对我们最和善的老师，也受到了无情批判。还有一些学校培养的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学生也被揭发，批判他们“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”。“反右”使学校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，老师们显得沉闷和压抑。但在课堂上，他们仍是孜孜不倦地给学生们讲授知识。看着刚还在看批判自己的大字报、转身却在课堂上淡定从容讲课的这些老师，初次经受这种政治风暴的我感到迷惘和不解。此后，学校加强贯彻阶级路线，学生的家庭成分也显得更加重要起来。像我这样家庭成分不是很好的学生，也开始感到压抑，对未来和理想也不敢妄想和高攀了。
1958年全国开始了“大跃进”运动。为了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，学校在操场上垒起了“土高炉”，师生们从家里收罗出废铜烂铁，甚至在使用的锅盆，丢进“土高炉”里炼钢铁，但一块合格的钢铁也没有炼出来。农村的“大跃进”运动使粮食产量浮夸越来越离谱，一亩稻谷产量高达十多万斤！当时，这还确实让像我这样尚不能分清常识与荒唐的城里青年惊喜万分。那时候要求学生“又红又专”，“红”是第一位的，劳动成为“红”的最重要标志。学校不时地停课，组织学生去农村、去工厂劳动，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。我当时被安排从学校推粪车送到郊区农村，还到汽车制造厂挖土抬石。
1959年全国又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，粮食短缺甚至出现大范围饥荒。我们这些临近毕业的高中生，又要学习又要劳动，体能消耗很大，并正值长身体的时候，得不到足够营养，常饿肚子，但仍坚持学习。在这样困难的日子，学校对学生“德、智、体”全面发展仍抓得很紧，学习风气仍很浓厚，体育和课外活动也很活跃。当时，我还成为校排球队和乒乓球队的成员呢，要知道，南京十中当时可是全国体育红旗学校哦！
1960年，我们进入了高中学习冲刺阶段。毕业班的任教老师都是经验丰富、学识渊博、责任心很强的老教师，同学之间也非常团结友爱、互帮互助。记得当时我因故休学近两个月，复课后，自己对毕业和高考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，但老师和同学们没有放弃我。老师不断鼓励我、用休息时间辅导我，同学们也轮流挤出宝贵时间帮我补习落下的功课。最终我顺利通过了毕业会考，还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。至今想起还让我心存感激！我为自己能进入南京十中就读而感到非常自豪！
刚毕业的我，为了尽快挣够上大学的路费，匆忙告别母校就去干临工，甚至没来得及向老师和同学说声再见。记得干一天临工能挣到八角钱。当我终于挣齐路费，挤上塞得满满当当的北上列车，驶往我念大学的遥远城市时，那段磨难不断、快乐与惆怅并存的三年高中生活，似乎就这样随着滚滚的车轮渐渐远去，没有留恋、没有不舍，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，只带着一丝对未来的期许与彷徨。
如今五十多年过去了，暮然回首，我才深感那段青葱般的高中三年，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、最宝贵、最美好的时光。
钱志雄（1960届校友）
2016年中秋于重庆
